
楔子 

一片寂靜的黑暗。 

艾爾倫監獄在這塊大陸上以森嚴和宏偉著名，它象徵比特西亞嚴峻的法律和不可

違抗的王權。 

可每個人，包括身在比特西亞王都的貴族，都不知道現在艾爾倫監獄又多了一層。 

監獄的結構似倒三角，因為第一層是在地面上的，第二層、第三層和第四層是在

地下的，並且逐級縮小，越到下面就越狹窄。而層數則代表犯罪的等級—層數越

深，罪孽越深重。 

弗雷格在一個月前督促工匠建造第五層。 

這第五層是為專人建造的。 

在這個深度的地底，已經很難看到什麼生物。弗雷格潔白的袍子下襬拖在堅硬的

石磚上，往最下層走去。 

他來到一處不大的空間。 

沒有另外建造囚室，因為第五層只是為了囚禁一個人而已。既然只有一個人，自

然用不著囚室。 

他看著這間斗室，對一個犯人來說，似乎大了點，不過對那個人來說，恐怕只會

讓他覺得小。 

他輕輕地嘆了口氣，輕幽的聲音在室內如同夜霧一般繚繞，寂寞而柔和。 

緩緩蹲下身體，弗雷格把手放在鋪著粗劣石料的地面上，指尖傳來大地深處冰冷

而沉重的氣息。他有一些動搖，但是只有那麼一會。 

他閉上眼睛，讓自己的心緒沉澱，他得讓這裡少得可憐的光明元素匯聚起來。 

他的指尖附近出現瑩瑩光點，然後像光帶一樣慢慢地在這片冰冷的磚地上蔓延，

在黑暗中變成一條淡淡的彎曲光帶。 

弗雷格只會光系魔法，這和他的神官職位有關係，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光系

魔法，而現在他已經能將其運用得如同呼吸般自然。 

但是在這個地方施展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靜下心來，他對自己說，這樣才能完成魔法陣⋯⋯ 

也正是因為靜下心，他聽到了不一樣的聲音。 

他聽到鐵鏈在地上拖行，那摩擦的聲音在寂靜的地道裡傳遞著，聽起來空洞而沉

重。 

光元素的聚集，讓這裡閃現出柔和的光芒，照亮了整片地方。 

弗雷格就保持這樣的姿勢，靜靜等待著它們形成魔法陣，直到身後的鐵門被推

開，他才回過頭。 

門口站著兩個人。 

被鐵鏈鎖著的高大男人站在前面，而後面則站著弗雷格熟悉的監獄長。 

「請離開吧，監獄長。」他輕聲說：「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我吧。」 

看了看身邊的男人，又看了看弗雷格，監獄長隨即點點頭，「好的，神官大人⋯⋯

那麼，這裡就拜託您了。」 



弗雷格輕輕欠了欠身，監獄長則深深鞠了個躬，轉身往第四層的通道走去。 

隨著腳步聲遠去，第五層只剩下弗雷格和他對面的男人。 

「魔法陣完成了嗎？」那個男人慢慢走近，束縛在身上的鐵鏈每動一下就會發出

一陣沉重的撞擊。 

轉身看了看身後正在聚集的光元素，弗雷格搖搖頭，「還差一點，我們可以等一

下。」 

那個男人注視著弗雷格身後的魔法陣，黑色的眼睛沒有一絲波動，即使是照亮整

層監獄的光元素，依然無法在他眼裡留下痕跡。 

「我把你的鎖解下來⋯⋯」弗雷格低著頭說。 

他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親手把這個人推進監獄，為他建造一座光之牢籠。 

男人沉默著讓他用魔法把自己身上的鐵鏈解下，對方的淺金髮拂過他的皮膚，如

同陽光一樣溫暖⋯⋯ 

他忽然反手抓住他的頭髮，一把將弗雷格拉到懷裡，低頭吻上他的唇。 

弗雷格愣了愣，但沒有反抗，像往常一樣接受了。 

熟悉的氣息侵入口腔的時候，他自然地張開嘴，舌尖回應對方的侵犯。 

男人盯著那雙清澈的藍色眼睛，裡面沒有半絲迷惑和遲疑，他緩緩放開弗雷格。 

「那個昏君不過就是說作夢夢見我殺了他，你就要把我關起來嗎？」男人淡淡的

聲音響起。 

「他看到過你殺人，他很害怕，」弗雷格嘆了一口氣，手握著男人的，「你不應

該在他面前這樣殺人的。」 

「哼，那傢伙應該看到的東西多著呢。」男人輕蔑地說：「你這麼執著保護那樣

的男人有什麼意義？」 

沉默半晌，弗雷格輕輕側過身，「我不是保護他⋯⋯我只是要守護這個國家而已。」 

「這種國家遲早要滅亡的，」男人的聲音裡增添了更多的輕蔑，「這是早晚的事

情，我以為你已經見的夠多了。」 

「不⋯⋯」弗雷格搖搖頭，「有我在⋯⋯只要我活著，這個國家就不會滅亡。」 

「你以為你是誰，弗雷格。」男人這次沒有用輕蔑的口氣，相反還非常溫柔。 

弗雷格怔了怔，咬著唇沒有說話。 

「記得我們經過的一些國家嗎？那些人民暴亂和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男人柔聲

說：「這個國家遲早有一天也會遇到這些的。」 

弗雷格一把抓住男人的領子，喝止道：「不要說了！」 

「就算你被人們稱為『光帝』，但畢竟不是神⋯⋯」男人露出一抹笑容，「噢，就算

是神祇，也有無法平息人民憤怒的時候，這個國家遲早會滅亡的，每個國家都一

樣。」 

「不要說了！」弗雷格抬手，一記耳光甩在男人臉上，「這個國家不會在我眼前

滅亡，就算滅亡，也是在我死後！」 

男人被打了一記耳光卻沒有生氣，反而笑起來，「這樣有什麼意思呢⋯⋯」 

弗雷格轉過身，不理睬男人眼裡的嘲諷。 



光之牢籠已經建成。 

它散發著柔和的光芒，讓人的情緒不禁跟著平靜下來。 

弗雷格蹲下身體，手指按在地面的光帶上，輕輕唸誦咒語，輕柔緩慢的聲音傳開，

連四周生硬的石磚看起來都變得柔和。 

男人的目光變得憐惜。弗雷格的背影看上去纖弱單薄，可偏偏背負了那麼沉重的

東西。 

「好了。」弗雷格站起來，聖潔的光芒落在他潔白的神官袍上，映出溫柔的光暈，

讓他整個人顯得溫和而神聖。 

他對男人伸出手。「⋯⋯銀希，過來。」 

彷彿被蠱惑一樣，男人輕輕抬起手。 

儘管對方看起來那麼溫柔，而他身後的光芒又那麼溫暖，但握在手裡的手指卻冰

涼而單薄。 

我知道你背負著命運的沉重，也體諒你的不得已⋯⋯ 

男人張了張唇，但依然沒有把心裡想的說出來。他不怪弗雷格，因為現在的弗雷

格沒有選擇⋯⋯ 

他順從地讓弗雷格拉著他，走進那個魔法陣的中央。 

弗雷格心裡不若表現出來的那般平靜，接下來，這個男人將一個人落入虛無的空

間—這是他為他造的牢籠。 

光系魔法看起來溫暖無比，但在某些時刻，它和黑暗一樣無情。 

男人毫無畏懼，無論是黑暗還是光明，對他來說，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他看著對方柔軟又隱忍的表情，抓著自己的手不像一個勝利者的姿態，倒像是一

個溺水的人抓著唯一的浮木。 

「等這個國家要滅亡了，就讓我出來⋯⋯」男人突然道：「這是我們的約定。」 

弗雷格愣了愣，隨即冷冷地說：「也許會很久。」 

「我可以在這裡等，」男人的聲音很溫柔，一如無數夜晚在他耳邊的輕聲呢喃，

「只要你記得我就可以。」 

弗雷格沒有說話，但拉著男人的手也沒有放開。 

那雙清澈的藍色眼睛一下子軟化了，他低頭吻上男人的手，「對不起。」 

他還是道歉了。 

他終究做不到徹底的無情。 

「走吧。」男人放開弗雷格的手，轉身走到魔法陣中央。 

感應到有人進入，魔法陣驀地瘋狂轉動起來，無數光元素在寂靜的空間裡湧動，

把站在中央的人緊緊包圍。 

弗雷格下意識地向前邁了一步，巨大的氣浪衝擊著他的長袍，他站在那裡，看著

男人的身影被光元素籠罩而漸漸看不清。 

「對不起⋯⋯」他小聲說，聲音被氣流捲走，不知去向。 

「⋯⋯我會在這裡，傾聽這個國家滅亡的序曲⋯⋯」男人的聲音跟隨著無數飛舞的光

元素一下子消失不見。 



只留下一片凝固般的黑暗和寂靜。 

第一章 

比特西亞正值動盪時期。長期的重稅以及貴族的專制獨裁讓整個國家陷入空前的

危機。 

當然，無論是稅金還是統治階級的傲慢霸道，都是這片大陸上大部份國家會面臨

的問題，但當這問題在時間的長河中越積越久，並且長期得不到緩解，就勢必會

引發動亂。 

而民眾的叛亂，往往最能動搖一個國家的根本。 

比特西亞的北部已經被叛軍占領，而位於中部的王都也面臨圍困的危機。一旦王

都淪陷，王室被抓的話，整個國家將從根本上瓦解。 

如今，比特西亞的王都艾爾倫已經被叛軍包圍了近一個星期，無論是對抗叛軍的

兵力，還是城內的食物和水源都出現告急的情況。如果援軍繼續不見蹤影的話，

那麼作為比特西亞最閃亮星辰的艾爾倫無疑將被叛軍攻占。 

 

艾爾倫．王宮 

「喂，弗雷格，卡迪斯還沒有回來嗎？」坐在王座上的比特西亞第七十二任國王

安德烈焦急地盯著座下的人。 

那人恭敬地低著頭，一頭長髮柔順地垂在身側。和一般比特西亞人陽光般的金髮

不同，他的髮色更淺，在陰暗的地方看上去幾乎像夜色中的月光，不注意的話會

以為是罕見的銀髮。 

他外表比實際年齡年輕，看上去不到二十歲。當然，安德烈知道這個大神官已經

二十五歲了。 

二十五歲，身為一國的大神官，這個年紀顯得十分不可思議，不過事實的確是如

此。而且這個大神官的殊榮還是由安德烈親手授予的。 

「很遺憾，卡迪斯將軍速度再快，起碼也要一個星期的時間。」弗雷爾輕聲回答，

不疾不徐的態度跟焦急的國王形成鮮明的對比。 

「可惡！」安德烈低咒一聲，「等卡迪斯回來，艾爾倫說不定已經被攻陷了！」 

弗雷格慢慢抬起頭，「請陛下諒解，卡迪斯將軍去平定西部的叛亂，如果太急著

趕回來的話，恐怕會中了敵軍的埋伏⋯⋯」 

「那這邊怎麼辦該死的叛軍氣焰這麼囂張！」安德烈一拳擊在王座的扶手上，嚇

得旁邊的宮女瑟縮了一下，但是沒敢發出聲音。 

弗雷格繼續說：「臣誓死保護陛下的安危，請您不必擔心⋯⋯」 

「哼！你見識過叛軍的手段就不會這麼說了！」安德烈猛地從王座上站起來，「你

最好回到神殿去好好祈禱，要不然等叛軍進來會把你的神殿都拆了！」他說著，

一甩袖子便離開議事廳。 

弗雷格的表情保持著一貫的溫和，對無禮離席的君主微微地欠了欠身，隨即也轉

身離開。 

輝煌巍峨的議事廳外站著他的隨從雷爾。 



「大人！」一見到他，雷爾立刻跑過來，這個年輕人還是見習神官，從三年前開

始在弗雷格身邊學習，「怎麼樣了？陛下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只是有些不安罷了。」弗雷格問道：「戰況怎麼樣了。」 

「剛結束。」雷爾迅速回答，「差點被攻陷。」 

「是嗎⋯⋯」弗雷格嘆了一口氣。從叛軍短短四個月就占領了北方，隨後又在其餘

地區迅速發展勢力看來，能做到現在的地步絲毫不奇怪。 

「那個⋯⋯卡迪斯將軍還沒有回來嗎？」雷爾小聲說：「如果他回來的話，王軍應

該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直挨打吧。」 

「卡迪斯將軍現在肯定也非常著急，」弗雷格不由得抬頭看向天空，藍天清澈得

不可思議。「原本以為西部地區才是叛軍的主力，誰知道他們原來是故意引誘王

都的主力離開，想要攻占王城。按照叛軍的計劃，恐怕⋯⋯已經計算到卡迪斯將軍

無法在艾爾倫被攻陷前趕回⋯⋯」 

「什麼」雷爾忍不住發出驚呼，隨即壓低聲音，「不會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明天或者後天，叛軍就要發動主攻了。」弗雷格老實說道。 

「大人⋯⋯」 

「神官們呢？」弗雷格的態度依然十分平靜，好像預言王城將被攻陷只是件談論

天氣如何的話題。 

雷爾的唇有些發抖，「都上前線去治療士兵了。」 

「我們也去吧，」弗雷格淡淡地說。 

可雷爾站著沒有動。 

「怎麼了？」他停下腳步回頭問。 

「要⋯⋯掩護王室成員從密道離開艾爾倫嗎？」雷爾低聲問。 

弗雷爾沉默了半晌才開口，「還不到時候，這件事情唯有等城門被攻破的那一天

才能實行。」 

「是，大人。」雷爾愣了愣後應道。 

「走吧。」弗雷格轉過身，繼續往前走。 

 

艾爾倫城的城門旁就是校場，城裡所有的軍隊都駐紮在此。大戰剛結束，這裡的

秩序還沒有從混亂中恢復。 

守城的是蘭諾將軍，今年剛滿三十五，正值壯年。即使是這樣，被叛軍連續的疲

勞攻擊也有些筋疲力竭。 

剛下戰場，他正在視察傷員情況，讓手下的士兵確認能繼續戰鬥的人數以及受傷

人數。神官剛過來，宮廷法師們也開始治療，即使是這樣，死亡和重傷人數依然

逐漸攀升，能繼續戰鬥的人越來越少。 

人數是個問題，武器和糧食，甚至戰馬也是個大問題。 

事實上，唯一的解決之道只有等卡迪斯將軍回來，比特西亞的兵力幾乎一半都被

他帶去鎮壓西部的叛亂，誰也沒有料到，這是叛軍聲東擊西的奸計。 

「大神官來了！」 



人群起了一陣騷亂，蘭諾皺皺眉頭，從帳篷裡探頭出去，一眼就看到弗雷格。 

那個年輕的大神官正坐在白象上，穿著一身潔白長袍，攏著袖子淡淡俯視地面上

混亂的場面。 

他藍色的眼睛裡一片沉寂，無論什麼時候，蘭諾都沒辦法從這個大神官的眼睛裡

看到任何情緒。他總是能做出最正確的判斷，總是那麼理性和冷靜，即使面對這

樣⋯⋯殺戮過後的戰場。 

弗雷格的坐騎是一頭白色巨象，據說是某個東方國家的餽贈。在古老的神話中，

象一直是剛強勇猛的象徵，也是古老宗教中重要的神獸。牠代表的是力量，一般

都是戰士才會用牠作為坐騎，但是以光系魔法見長的弗雷格卻和這坐騎意外地相

襯。 

「大人！」見到那雙細長的藍色眼睛往自己這邊看，蘭諾抬手打招呼，「陛下好

嗎？」 

「陛下很關心這裡的情況，」弗雷格淡道。他的聲音清脆而具穿透力，就像水晶

輕輕的撞擊，有著屬於神祇侍奉者的乾淨。「我代替陛下來探望傷員。」 

「太好了，在這裡。」蘭諾朝他招招手，「麻煩你了。」說著便把身體縮回帳篷。 

「大神官來了嗎？」士兵問他。 

蘭諾點點頭，一邊指揮勤務兵把重傷的士兵先抬進帳篷，「來了，你們再堅持一

下。」 

不一會兒，帳簾被兩名士兵向兩邊掀起，從象背上下來的弗雷格慢慢地走進去。 

帳篷裡的情景就像是大災難過後的現場。從三個世紀前開始，攻擊魔法被頻繁使

用在戰場上，而這片大陸上各個國家不肯休戰更加速傷害性魔法的精進，從短程

演變成長程，從小規模演變成大規模，所波及的人數越來越多。 

所以，弗雷格看到的是遭受各種創傷的士兵。有皮膚被大面積灼傷仍然在痛嚎

的，也有因為水魔法而瀕臨窒息邊緣、失去意識的，渾身是傷的人大概是被風刃

之類的魔法所傷，而創口處平整無比的應該是暗系的吞噬魔法。 

其餘大部份傷員都是因為冷兵器而受傷，弗雷格輕輕嘆了口氣。這是王城被圍攻

以後的第幾次戰鬥了？恐怕連守城的士兵都已經麻木了吧。 

「大人，」蘭諾忽然走到他面前說：「這邊的人就拜託您了。」 

「請放心，蘭諾將軍。」弗雷格應承。 

「那我先走了⋯⋯」向周圍的人打了個招呼，蘭諾就帶著兩個士兵往帳篷外走去。 

弗雷格看著他離開的背影，在蘭諾即將要走出帳篷時，他忽然開口叫住他，「等

一下，蘭諾將軍。」 

蘭諾停了下來，但是並沒有轉過身。 

往前走了兩步，弗雷格猶豫了一會才問：「你身邊的這兩個士兵⋯⋯是哪裡來的？」 

他當然不可能記住每個士兵的臉，但剛才和蘭諾將軍擦肩而過時，站在蘭諾將軍

右側的那個人，渾身上下散發著一股凌厲的殺伐之氣，那不是一個普通士兵所能

擁有的⋯⋯ 

弗雷格只是試探性的叫住蘭諾，可誰知道，在短暫的沉默之後，開口的竟是站在



蘭諾右側的士兵，就是弗雷格剛才覺得奇怪的那個士兵。 

「大神官的感覺果然敏銳啊。」他的聲音清晰而中氣十足，隨即伸手把頭上的軍

帽拿掉，露出一頭橙色短髮，他轉過頭來，是一張年輕又充滿活力的臉。 

弗雷格愣了愣，他並不認識對方，按照外表來判斷，他大概只有十八、九歲，也

許更小一點⋯⋯但是，他身上的殺伐之氣絕對不亞於一個身經百戰的戰士。 

「路德大人，您總是那麼沒耐性⋯⋯」在蘭諾左側的人也拿掉軍帽，那竟是個有著

火紅色長髮的漂亮女人。雖然身體的曲線都被寬大的軍裝掩蓋住，但依然無損她

的美麗，反倒為她增加一種狂野的性感。 

「⋯⋯路德？」弗雷格皺了皺眉頭，盯著那個橙髮的少年。如果他沒記錯的話，叛

軍的首領就叫路德。 

路德．席維斯達爾，叛軍的首領，在大陸上十分有名的魔劍士。 

「啊，想不到比特西亞的大神官竟然這麼年輕，」路德興致勃勃地看著弗雷格，

絲毫不在意自己身處敵方軍營。 

「蘭諾將軍！」弗雷格瞪著蘭諾的背影，「這是怎麼回事！您被要脅了嗎？」 

蘭諾高大的身體晃了晃，然後回過頭，依然是弗雷格熟悉的那張堅毅臉龐。但他

聽到蘭諾低沉而堅決的聲音，「弗雷格大人！這個國家已經過於腐朽了，需要新

血的注入，最直接的方法是把腐敗的王室徹底消滅！」 

「蘭諾將軍！」弗雷格高聲道：「政治問題請在叛亂結束以後再商議吧！難道您

要背叛比特西亞嗎！」 

「不！」蘭諾沉重地說：「恰恰相反，這個國家再這樣下去，遲早會滅亡⋯⋯弗雷

格大人，您是神官，難道您沒有得到神祇的旨意嗎？」 

「什麼⋯⋯」弗雷格盯著他，有一瞬間的怔愕，神祇的旨意⋯⋯ 

神祇的旨意早就不存在了。 

沒有人比弗雷格更清楚這個事實。儘管這片大陸上，仍有不止一個國家信奉著光

明之神，但早在三個世紀前，諸神就因為殺戮和背叛不斷在這裡上演，而放棄這

片大陸了。 

「弗雷格大人！」蘭諾的聲音正直而堅定，對他伸出手，「請加入我們吧！重建

嶄新的國家，結束無意義的戰爭！」 

弗雷格好半晌說不出話來。叛軍不僅占領了北方，甚至連王城的人心也占領了

嗎？ 

是的，明知道蘭諾說的是正確的，明知道這個國家無可救藥了，明知道貴族的專

制和傲慢讓這個國家怨聲載道，但是⋯⋯ 

「不要開玩笑了，蘭諾將軍！」弗雷格的手在空中揮了一下，彷彿要把蘭諾說的

話推翻。「不要忘記給你一切榮耀的比特西亞！你正在背叛你的祖國！」 

這句話顯然刺中蘭諾的心，他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些什

麼。 

「啊啊，現在的神官都喜歡耍嘴皮子嗎？」路德忽然伸了伸懶腰，盯著弗雷格道：

「喂，你的那些話沒用，貴族什麼的⋯⋯ 



「—最討厭了！」他從腰間抽出佩劍，「一群只會濫用稅收的神職人員，對國家

做過貢獻嗎？在人民受苦時，你們究竟做過什麼！祈禱嗎？那東西有屁用！」 

他一邊說，一邊揮劍砍向弗雷格。 

等他行動了，旁邊的士兵們才一副如夢初醒的樣子，拔出刀來迎戰。 

「大人，請退後⋯⋯」雷爾立刻伸手護住弗雷格，拉著他往後退。 

無法反駁！ 

無法反駁那個少年的話！ 

弗雷格緊握著拳頭，至少他知道，大部份神職人員享受著貴族般的待遇，卻什麼

也沒有做。 

這是國家的制度，而這個制度⋯⋯本身就是錯誤的！ 

「呿，這些雜碎⋯⋯」路德的劍術在他十二歲時便聞名大陸，被稱為天才，士兵們

當然不是他的對手。 

他的速度很快，加上帳篷不大，圍上來的士兵立刻被他砍翻在地。 

「看來艾爾倫就只是靠著堅固的城牆，才能撐到現在呀！」那個紅髮女人用嬌滴

滴的聲音說：「路德大人，請讓一下。」 

「咦⋯⋯喂！這裡很窄，妳不要亂來啊⋯⋯」路德手忙腳亂地往旁邊閃。 

弗雷格看到那個女人啟唇唸咒語，白皙的手心出現一朵層次漸變的紅蓮。 

「紅蓮妖火！」她輕易地啟動了一個普通法師需要唸上半天咒語的火系攻擊魔

法。 

「喂！愛麗絲，妳太亂來了！」路德罵罵咧咧的，和髮色同樣的橙色眼睛看著被

重重保護起來的弗雷格，心想：可惜，他本來想抓活的⋯⋯ 

就在火焰要衝到那群人面前時，忽然一道淡淡的聲音響起，「光之盾。」 

瞬間，紅色火焰就像被什麼東西吞噬了一樣，竟然一下子全數消失。 

路德有些驚訝地看著這一幕，站在他的位置，剛才那一幕他看得一清二楚。 

愛麗絲的火焰就像撞上透明的牆壁，然後整個被吞噬，現在只剩下被火焰燒灼過

的氣浪，顯示它曾經出現過。 

他有些驚訝地看向弗雷格。 

那個神官的手還舉在半空，雖然剛才在看到蘭諾背叛時露出驚訝和擔憂，但瞬

間，他又恢復原來的平靜表情。 

那頭淺金色長髮就像照在沙漠中的月光，藍色的眼睛則像凝固的天空般平靜。 

這就是比特西亞的大神官！他想，被賦予神權，王族最倚賴的神之追隨者！ 

他握緊手裡的劍柄，橙色的眼睛盯著在他看來像女人一樣柔弱的大神官。他潔白

的長袍因為魔法元素的波動而蠢動著，精緻的臉上一片沉靜，彷彿這些威脅之於

他根本不值一顧。 

「走！」弗雷格拉住隨從的手閃到帳篷外。 

路德因為猶豫了一下，沒抓住弗雷格，他聽到弗雷格的聲音傳進來，依舊穩定而

清晰，「蘭諾將軍叛變，現在包圍帳篷，叛軍首領也在裡面！」 

外面一下子騷動起來，然後是腳步急促的聲音，在一片混亂裡，依然能聽到弗雷



格沉著的指揮。 

「啊，原來也有會魔法的神官啊。」愛麗絲有些驚訝地說，然後把寬大的軍裝脫

掉，露出一身性感的紅色法師袍，手裡拿著象徵火焰系魔法的紅色法杖。 

蘭諾皺皺眉頭沒有說話，但是已經把長劍握在手中。 

「噓，」路德對他們豎起手指，「安靜點。」 

愛麗絲立刻安靜下來，路德仔細聽外面的動靜，最後嘆了口氣，「沒想到這個神

官還能這麼冷靜。」 

「弗雷格可是大神官啊，」蘭諾冷哼一聲，「他是國王最倚重的人。」 

「是嗎？」路德瞇起眼睛。 

「可惜沒辦法參政。」蘭諾輕輕地嘆了口氣，「神職人員不能參政，這條規矩從

不曾改變。」 

「還是按照原定的計劃嗎？」愛麗絲問。 

路德點點頭，「當然。」 

「那麼這些士兵呢？」愛麗絲指指重傷的士兵，他們大都失去戰鬥力，甚至昏迷

不醒。 

「留給王軍浪費糧食吧。」路德露出一抹笑容，「現在按照計劃行事，如果可以

的話，我想抓住那個神官。」 

「別開玩笑了，沒看見他的光系魔法嗎？」蘭諾不贊同的表示。 

路德依然是那副毫不在意的樣子，「你好像忘記我的體質是對所有魔法免疫的

了。」 

 

事實證明，弗雷格太低估路德了，無論從戰術還是以一敵百的勇氣和實力，對方

都不愧是一路打到王城的叛軍首領。 

這個少年，領導了這個國家歷史上最大的叛亂，甚至連蘭諾將軍也心甘情願歸於

麾下。 

「弗雷格大人！」雷爾跑過來大喊，「請快離開這裡！他們打開了城門，叛軍已

經攻進城了！」 

「什麼」弗雷格緊握住拳頭，剛想到前面去看情況，卻被隨從一把拉住。 

「請快點離開，陛下那裡沒有法師守護啊！」雷爾的話提醒了他。 

「可是這裡⋯⋯」弗雷格放心不下，焦急不已。 

「這裡交給我和幾位騎士，請您快到國王身邊去吧！」雷爾推了他一把。 

一咬牙，他回身上了白象，往王宮而去走。 

他沒有回頭看，每個指揮都要學會取捨⋯⋯只不過這次，也許不僅僅是取捨的問

題，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他一伸手，一隻白色的蝴蝶忽然出現在他的手心，彷彿紙片一樣輕舞著。 

「去找監獄長，傳達我的話⋯⋯情況緊急，把銀希⋯⋯」艱澀的下達指令，他幾乎是

用盡力氣才做出此決定，「放出來，幫我們抵抗叛軍，只要他出來⋯⋯」 

那隻蝴蝶飛走了，朝著與王宮相反的方向飛去。 



弗雷格目送蝴蝶離開，心緒起伏。銀希—他有多久沒見到他了？ 

那個男人⋯⋯一想到他，弗雷格就感覺心臟彷彿被人掐住一樣，一時間竟有些呼吸

不順暢。 

不行，現在不是感慨的時候⋯⋯弗雷格告訴自己，現在是國家存亡的關頭。 

而神早就退出這片大陸了。沒有任何人能倚靠了，沒有了⋯⋯ 

即使隔了那麼遠，依然能聽到城門處混戰的聲音，很難想像，如果當時他沒有發

現蘭諾叛變，讓叛軍直接進城的話，現在會是什麼光景⋯⋯ 

恐怕連抵抗的時間都沒有，就被消滅了吧。 

那個劍術精湛的少年和強大的火系魔法師⋯⋯看來叛軍有不少高強的戰力。 

宮殿就在面前了。 

因為王宮不允許大型動物進入，所以弗雷格從白象背上下來，向宮內走去。 

陛下應該在議事廳，有人已經來通報情況了才對⋯⋯ 

「啊，請等一下，大神官大人。」一道活潑的聲音在前面的道路上響起。 

弗雷格愣了愣，停下腳步。 

整條走廊寂靜無聲，就像剛才那個聲音只是他的錯覺一樣。 

「大神官大人，神告訴您什麼了嗎？」活潑的聲音，這次在他的身後響起來。 

「神有沒有告訴您⋯⋯應該順從我們呢？」這次的是來自頭頂上。 

「神祇在這次戰爭中，是站在哪一邊⋯⋯」 

弗雷格忽然舉起手，手裡明明沒有任何武器，另一隻手上卻平空出現了一支金色

的箭，他做了個搭弓射箭的動作，沒有瞄準，金箭猛然朝右上方射去！ 

如同流星在夜空疾馳而過，深深插入右側一根巨大的柱子上。 

那根柱子從箭頭射入之處開始產生裂痕，如蛛網般擴散開來，最後整根柱子轟然

倒地，碎裂的石頭飛濺。 

「呀，好危險⋯⋯」塵埃中走出一個少年。 

即使是塵埃漫天依然無法掩蓋那頭夕陽般絢麗的橙髮，修長的身影慢慢清晰，

「喂，神官，跟我一起走吧。」 

弗雷格沒有動，平靜無波的藍色眼睛看著少年。 

路德手裡拿著一把劍，平整的劍鋒即使沒有陽光映照，依然顯得晃眼。「跟我走

吧，我很中意你。」 

「很抱歉，我屬於國王陛下。」沒有起伏的聲音出自弗雷格的口中，亦是他的回

答。 

「真遺憾，看起來只好用強的了，」路德一副傷腦筋的樣子。 

事實證明，能年少就成名於大陸的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輩。 

當弗雷格使出光之盾抵抗時，對方鋒利的劍刃就像將虛無的魔法化為實質般，一

下子劃開光之盾。 

弗雷格被強大的衝擊波掀翻在地，淺金色的頭髮散落在地上，就像黑夜中的月光

一般。 

「真不好意思，」路德聳了聳肩，「我呢，對一切魔法免疫。」說著，他揮劍在



半空中劃了一下，「所以呢，身為魔法師的你，在我面前，跟女人一樣毫無招架

之力呢。」 

弗雷格咬緊唇，盯著少年。 

魔法免疫！ 

幾億個人中也不見得有一個人擁有這樣的體質，就算存在也很難長大成人！沒想

到路德竟有這樣的稀有能力！ 

「跟我走吧。」路德就像驕傲的國王一樣低頭看著坐在地上的神官，「這樣的國

家不需要守護。」 

「不，我拒絕，」弗雷格看著他說：「我拒絕你的邀請。」 

「啊，我很討厭被拒絕呢，尤其是⋯⋯被我看中的人！」依然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樣

子，卻讓弗雷格背脊發涼。這傢伙—相當地無情啊。 

這個想法剛出現，路德抬手就向弗雷格一劍砍來。 

作為一個首領、作為一個王者，不允許被拒絕。 

也許見過路德的人大多數覺得他是個平易近人的首領，但是事實上，他的親從，

像愛麗絲他們都知道，路德—有王者的氣量，更有王者的殘忍。 

能劈開任何魔法防禦的劍刃落下來時，弗雷格閉上眼睛。 

結束了嗎⋯⋯ 

結束了吧，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歷史前進的步伐。這個國家注定在腐朽中毀滅，

而創造新時代的—大概就是這個人吧。 

路德．席維斯達爾。 

可劍沒有如弗雷格意料地落在他身上，卻產生一聲巨大的金屬碰撞聲。 

他猛地睜開眼睛，耳邊依然迴盪著金屬相撞的轟鳴聲。 

一把純黑色的長劍擋在面前，架住那把劈來的劍。 

弗雷格驚訝地看著面前的情景。 

面前是一道男人的背影，一如以往的挺拔。 

三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讓這個男人有一絲頹廢，黑色短髮被劍氣吹得有些凌亂，

可是一點也沒打亂他的節奏。 

「銀希⋯⋯」弗雷格喃喃地輕聲叫出這個名字。 

銀希猛地一揮劍，路德雖然身手敏捷地躍開，但凜冽的劍氣依然劃破他胸口的衣

服。 

他詫異地向後躍去，和對方拉開距離。 

「真難看啊，弗雷格。」男人以略帶嘲諷的口吻說，那優美低沉的聲音再次出現

在弗雷格耳中，「竟然被這樣一個孩子弄得那麼狼狽。」 

弗雷格的臉立刻紅了起來。這個男人還是一貫地不留情面。 

從地上站起來，他拍了拍手上的塵土，淡淡道：「這裡交給你了，我去陛下那裡。」 

「隨便。」銀希隨口應了一聲。 

弗雷格看了不遠處的路德，輕輕地說：「殺了他，銀希，那個孩子一定會讓這個

國家毀滅的。」 



「我知道了。」銀希回答。 

路德瞪著他們從那個男人出現開始，這裡的氣氛就變了，變得⋯⋯充滿殺伐之氣。 

深諳劍術的路德當然知道那是對方散發出的殺氣—真可怕，一個人的殺氣竟然能

達到這個地步。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連他自己也沒辦法做到。 

那個男人⋯⋯到底殺了多少人，才會有這樣的殺氣！ 

路德看著弗雷格拍了拍白色的長袍，然後繞過那個男人往後面走去。 

怎麼從來沒有探子說過，王都有劍術這麼厲害的人呢？ 

他想去抓住那個神官，但黑髮男人緊盯著自己，他沒辦法放鬆分毫，更別說繞開

他去殺人了。 

算了，反正遲早會殺了那個神官的。 

路德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到對面的男人身上。 

男人的身高大約有兩公尺，黃金比例的修長身材、有著技術型戰士特有的骨架肌

肉，那雙黑色的眼睛宛如野獸一樣，卻帶著一種不可一世的高傲，就像⋯⋯啊，黑

暗世界的帝王一樣的眼神。 

想到這裡，路德心裡不禁起了一絲動搖。 

而在對戰中，這是大忌！ 

不能動搖啊，路德！ 

他這樣對自己說，為了轉移那種心思，他大聲向對方說：「報上你的名字！」 

「你呢？」銀希瞇起眼睛，就像某種危險的大型貓科動物。 

「路德！路德．席維斯達爾！」路德回答。 

銀希想了一會說：「噢，我好像聽說過，」 

「你呢？」路德問。 

銀希把手裡的劍輕輕地揮了一下，「噢，銀希，不過別人都喜歡用『劍帝』來稱

呼我。」 

劍帝 

路德被這個名字震懾住了。 

銀希輕巧地拋著劍，忽然把劍往路德一扔。 

那把黑色長劍就像星辰一樣直射過來。 

憑藉長年戰鬥的經驗，路德反射性的躍起，那把黑色長劍一下子插入他剛才站著

的地方。 

劍並不是平靜地插入，路德在半空中看得十分清楚。 

黑色劍尖碰觸到大理石地面時，一股衝擊波猛然把方圓三公尺以內的地磚全部掀

了起來！並且連地面以下的三公尺都爆裂開來，形成一個巨坑。 

強大的破壞力掀起漫天沙塵，幾乎遮擋住路德的視線，這一切發生得太快，讓他

幾乎來不及反應。 

他及時抱住旁邊的柱子，讓自己不至於掉下去。 

沙塵慢慢散開，少年橙色的瞳孔猛然收縮。 



坑裡站著一個男人，黑色的簡單裝束、手裡拿著一把黑色的劍，黑色的眼睛裡充

滿了殘忍和殺戮。 

銀希—他是什麼時候到那裡的？還是說劍剛入土，那個男人就到了 

「啊⋯⋯弗雷格好像叫我要殺了你呢⋯⋯」銀希微微抬起頭，像野獸一樣的視線落到

路德身上，「對了⋯⋯你剛才說，你叫什麼來著？」 

 


